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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前与修复装裱后的民国八仙人物画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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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非遗

晚 8 时许，夜色已深，周遭住户餐后整理的
噪杂声也渐次接近尾声，饭后的吴航宇已经喝
了两泡茶，工作室内清理后的茶台上摊开张折
好的宣纸，边上是本《九成宫醴泉铭》的欧体字
帖，毛笔饱蘸墨汁，起落有致地在宣纸上留下
一个又一个贴上的文字。

这是吴航宇动手干活儿之前的保留动作，
喝茶、临贴，都是为了让心静下来，古字画装裱
修复是个极细致的活儿，心须静，手要稳，容不
得丁点差错，莫说那些价值不菲的名家珍品，
即便寻常的古旧字画，肯花钱拿到这里修复，
对藏家而言，也是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不能出
现任何问题。”吴航宇强调。

工作室是年初新租下来的，早些年，除了藏
家的特殊要求，带物料并工具上门修复之外，所
有的活儿都是在家里完成的，随着在这行当浸

润日久，渐也在圈内有了些名气，藏家之间彼此
介绍，还有师门那边的“订单”，活儿似乎不缺，
再加疫情影响，古玩店关了，珠宝玉器代购的活
计也不如往昔，吴航宇得以将更多的精力倾注
于古旧字画装裱修复这一块儿，并于今年 8月公
布为株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人。

不过，这些荣耀或曰“金字招牌”好像不能
给吴航宇带来肉眼可见的经济效益，他仍如往
常一般，在车库改装的工作室内，喝茶、临贴、
赶活儿，闲下来的时候，偶尔也会想到经手过
的一些珍品，譬如十多年前，在浙江慈溪，师兄
接了个活儿，喊他和另个师弟过去帮忙，是一
幅“画芯”已经烂成数百块拇指粗细的纸片儿
的古画，师兄弟三人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
才将“纸片”编好号，清洗后一一拼接复原，好
家伙，竟是幅唐伯虎的《仕女图》……

当然，这样的“奇遇”千不逢一，修复是“大
活儿”，非三两个月的细致功夫无以办到，更多
的是寻常古旧字画的装裱，新的亦有，但少，多
半会被高昂的价格吓退，外间装裱店的机器装
裱，行价不过三五十元，半个钟可取，在吴航宇
这里，价格加个零不说，还得等一个礼拜。手工
之外，更多的是物料的取舍，比如用作“命纸”
的宣纸，便宜的不过块儿八毛一张，贵的要好
几十，上了年份的古纸更贵，宣纸的好坏决定
了日后再次装裱时“揭裱”的难易，且能延缓自
然形成的“断纹”的出现时间；再比如浆糊，外
间所售机制，裱糊后时间长了有难闻的异味不
说，关键是黏性太强，下一次装裱时“揭裱”可
能就会“揭”坏，得不偿失，吴航宇的浆糊是自
己熬的，方子是师父传下来的，加了中草药，无
异味，且至少存放三个月以上再使用，黏性更

柔和，装裱后若干年再行“揭裱”，一气呵成即
可完成，行内人往往能从“揭裱”的难易程度来
判断上一任装裱师傅的手艺高低。

只是，吴航宇懒得跟初次上门的新客解释
这些，机器装裱既便宜又快捷，外观也与手工装
裱出的相差不大，其间的差距，至少要十数二十
年才能慢慢显现出来，这些讲究，莫说藏家不清
楚，就是行业内的人也多是一头雾水，据数据统
计，掌握手工传统古旧字画修复装裱工艺的人，
全国也不过 400余人。当然，眼下最重要的是，自
己非遗传承人的身份能否让更多的人所熟知，
从而吸引一些对古旧字画修复装裱有兴趣的年
轻人进入这个行业，自己再从中择选几个有灵
气的弟子，师徒传承之外，并有更多在公共空间
展示技艺的机会，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古旧
字画装裱修复这一古老的传统技能。

吴航宇，醉心古书画修复装裱二十三年
策划/李卉 执行/郭亮

硕大而平整的工作台上，一张表面霉痕斑驳
到几乎看不出原有面貌的古画摊开，下垫比古画
稍大的宣纸一张，其上亦覆一张宣纸，以排笔并
软毛刷将纸张掸平，自制喷淋装置里装的是煮开
后的加了皂角等中草药的“无根水”，轻按手柄，
雾化后的药水喷出，纸张很快被濡湿，并透到一
纸之隔的古画上，数小时后，经年污渍、霉斑在药
水的侵蚀下慢慢自纸面脱离，和着再度喷洒的药

水自刻意倾斜过的工作台上缓缓淌下，被霉斑侵
蚀严重的古画也开始一点点显露出原有的样貌
——旧时常见的山水小品，看用纸及笔法，粗估
是清中、晚期作品，题款漶漫难辨，无以判定何人
所作，亦无法判断其商业价值。

这 是 古 书 画 修 复 的 第 一 个 环 节 ，“ 洗 画
芯”。洗后的“画芯”要以极小心的手法从“命
纸”（即“画芯”下的托纸，由于其直接与原画接

触，能延长作品的寿命，也能使作品更加出色，
故有“命纸”之称）上揭下来，再对“画芯”进行
修复，包括揭“命纸”时带起的极小漏洞和纸张
上的微细纤维等，而后经托“命纸”、上浆、贴断
纹、全色、接笔（不常用）、装裱……一整套程序
下来，视修复的难易程度，短则十天半个月，长
则半年以上才算完工。

河西某老旧小区内的工作室，39 岁的吴航

宇在工作台上小心操作着，门外是昏黄的路灯
光影，以及偶尔夜归的居民带起的拖沓脚步
声。在古书画修复装裱这个行当，从业 23 年的
吴航宇算是不折不扣的“老师傅”了，参与或主
持修复装裱过文伯仁、唐伯虎、徐渭、郑板桥、
吴昌硕、王原祁等大批名家的书画作品，其古
书画装裱修复技艺于今年 8 月份被确定为株洲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时间倒回到 1998 年。彼时的吴航宇刚刚初中毕业，
学习成绩一般的他显然不适合继续高中学业，一个偶
然的机会，在杂志上看到中国书画装裱工艺学院的招
生信息，或许，这对自小便痴迷古旧物件的自己是个不
错的机会。

打小吴航宇这孩子就有些“怪”，成绩中等，不显山露
水的，也不跟其他男孩子一样淘气，闲下来就趴桌上临贴，
钟张二王，庾欧颜柳，虽无太多章法，总能获得内心的片刻
宁静，尤喜收集旧书旧画之类的古物，远近邻舍都晓得这

“怪孩子”的癖好，逢年过节随父母回三门老家，总能收回
不少乡邻不要的“破烂”，包括但不限于旧时的地契账簿、
布告度牒之类，以书法审美角度而论，其实并无多大裨益，
可吴航宇喜欢这些，摩挲这些泛黄乃至霉变的旧纸上留
下的墨迹，让他有种神交古人的愉悦。

积得多了，难免想到要将那些品相不大好的修复一
下，问一圈人，都不知哪儿可以修复这些“破烂”，有稍懂
行的指点，要不去装裱店问问？拿过去，仍是修不了，古

（今）字画装裱之前虽也要修复整理，但只限于纸张皱褶
的平复和偶尔沾上的污渍的去除，像这样霉变严重、有
些纸张都已经发脆粘连的老旧字画书册，显然修复不
了，而且，也没有修复的必要，又不是多值钱的文物？

别人修不了，我可以自己学了自己修，正是抱着这
样“赌气”的成分，年少的吴航宇决定去中国书画装裱
工艺学院学习古(今）字画装裱修复。父母是改革开放后
最早一批下海的“弄潮儿”，挣下诺大家业的同时也拥
有那个年代难得的开明，自然支持，高昂的学费更是不
在话下。“危险”的青春期，有个能牵扯过多荷尔蒙分泌
的事儿绊着，不管学得怎么样，总比身边那些家庭条件
不坏的半大小子在街上瞎混强。

16 岁的吴航宇独身一人，背着包，兜里揣着的是那
个年代不菲的学费和生活费，兴致勃勃地奔向位于山
东济南的中国书画装裱工艺学院。当然，彼时的他并不
知道，年少时这个略显稚嫩的决定，会是他日后最重要
的谋生手段。

中国书画装裱工艺学院由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田振
伦先生一手创办，系我国第一所中国书画装裱工艺的
专门学校，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所专门培养书画装
裱人才的学院。年少的吴航宇厕身其间，如鱼得水，贪
婪地在各科任教老师身上汲取不同的养分，书画装裱
修复相关的知识迅速积累，老师们也颇喜这个扎实用
功的好学生，外面接了装裱修复之类的活儿，多半也会
带上吴航宇打下手。

书画装裱修复这行当，理论储备是一方面，更重要
的是经验的积累，需要大量的破损古旧书画来不断“练
手”，才有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吴航宇算是赶上了好时
候，彼时的济南是全国最大的古字画交易市场，市面流
通的古旧字画极多，须装裱修复的也不少，尽管还不能
独当一面，长期跟在老师身边做些辅助性工作，精进技
艺的同时，也能极大开阔眼界，包括文伯仁《山水图》、嘉
庆御笔立轴、徐渭梅竹立轴等在内的大量书画艺术精
品，都是这时期在济南跟着老师一起参与装裱修复的。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即便从中国书画装裱工艺学院
学满结业后，吴航宇仍留在济南，时不时地跟老师外出接

活儿，挣点零花钱其次，反正家底殷实，不缺这点儿，重要
的是能浸润在古旧书画装裱修复这个行当里，不说日有
寸进，起码自己能觉得自己的眼界跟装裱修复手艺有肉
眼可见的进步。更值庆贺的是，在老师的引荐下，吴航宇还
拜在了时任山东省书画装裱研究会会长、中国书画装裱
学院名誉院长杨守谋的门下，“正儿八经磕了头的师父”。

师父是古旧书画装裱修复行里的大家，理论素养
（曾出版过被列为全国专业教材的《中国书画装裱艺
术》和《中国古旧书画艺术的鉴赏与修复》两部专著）高
深，手底下的功夫更是了得，曾参与过商喜、边文进、仇
英、董其昌、黄慎、郑板桥等历代大家残损严重的稀世
珍品的抢救保护工作。得此名师，吴航宇自然不会放过
讨教学习的机会，但有暇日，必去师父家，就书画装裱
修复中出现的一些难题反复询问。师父老派人，朴厚，
不但口传身授，还引荐了自己的两位师辈——国家级
大师刘金涛和孙孝江，来指导吴航宇这个新收的爱徒，
甚至还想过，等再磨练些时日，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资
源，把吴航宇送到文保部门工作，以这小子苦心钻研的
劲儿，不定有多大的成就！

2002年，吴航宇在济南待的第 4个年头，父亲打电话
让他回公司帮忙。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儿也没啥主见，
让回就回，好在是父亲自己的公司，派给他的活儿并不
重。性格原因，核心业务方面的事务他也不想沾太多，乐
得当个甩手掌柜，有更多时间可以钻研自己所钟爱的古
旧字画装裱修复工艺。而且，有份稳定的收入，也让他有
隔三差五跑出去“进修”的底气，或者同门师兄弟接了活
儿，他过去帮忙一起完成；或者自己钻研过程中的某项
工序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多半会飞去济南向师父讨教。
只是，师父当年为他规划的人生坦途显然是不能完成
了，自己在父亲的公司有份事业，总不能甩手而去，真去
济南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的文保部门上班，离家多年，还
是觉得生养自己的株洲更契合自己的性子。

就这么混了些年月，到2008年前后，父亲创办的公司
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走错了几步棋，先是效益锐减，
继而项目停滞、人员裁撤，最终不得不关张大吉。吴航宇也
从人人艳羡的公司高管变成不名一文的待业人员，多少
有些恍惚，但也没过多的沮丧，他本是个对物资要求比较
低的人，在济南时，帮老师打下手也能挣些零花钱，日常吃
住之外，最大的开销就是字画交易市场淘些品相兼名气

皆平平的古旧字画——精品不敢奢望，看看就得，远不是
他这样的“穷学徒”所能染指——眼下最坏的状况，不过
回到当年在济南时的“学徒”时光，再说，自己这些年在古
旧书画装裱修复这行当里沉浸下来的手艺，也远非当年
学徒时可比，就不信真能饿着，大不了少淘些“宝贝”就是。

相比济南，古旧字画修复装裱这个行当在株洲的
市场过于冷僻，一是藏家少，二是吴航宇根基在济南，
行业里也没人认这个外地回来的毛头小伙儿，还是师
门够义道，一直没忘这个“流落”南方小城的弟子，有活
儿总会记得他，或者邮寄过来，或者师兄弟们议妥后径
去藏家所在城市，待上十天半个月，忙活阵子再返回株
洲，所得也略能维持生计。

只是，随着结婚生子等人生大事按部就班地到来，
古旧字画修复装裱所带来的收益已远不敷日常支出，
生计所迫，吴航宇也尝试过别的行业，开古玩店，珠宝
玉器代购之类，与此同时，本业也没落下，师门那边介
绍过来的活儿，但有时间，总要前去忙活几天，酬金是
一方面，另方面是不能让自己的手“潮”了。这行当吃经
验，更吃熟练度，哪怕没活儿，自己也会找些不大值钱
的田册地契之类的旧物来练手。

学 艺

生 计

传 承

市民吴航宇，醉心古书画修复装裱二十三年。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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